
夏日里，太阳火辣辣，人间像蒸
笼，热、燥、闷，这些字眼像顽石一样
盘踞在空气里，走到那里都让人静不
下心来。

灼热的午后，我撑着遮阳伞走在
车辆行人喧嚣的街市，热气裹挟着，
情绪低落，想想也没什么伤感的事，
而整个人却是恹恹的，就是提不起精
神。看看日头煌煌，连路边的植物也
无精打采，耷拉着叶片，低头叹气的
模样。

这时，一个女孩轻盈地从我身旁走
过，她着白底粉红小花的长裙，挎一个
米色的单肩帆布包。帆布包的正面盛
开着一枝莲花，粉红的花瓣，淡淡的，低
调又不失明媚，和女孩粉红小花的裙子
很相宜，简单清新，既有女孩子的甜美
温婉，又灵动秀逸。那枝莲的右下角还
有一个字：莲。

跟着走了几步，我看清那枝莲和那
个莲字是用粉色丝线绣上去的，针法有

些稚拙，不太整齐，大概是女孩自己绣
的吧。不过这一点不影响这枝莲的美，
反而觉得清新脱俗，灵动得很，仿佛要
从米白色的布包上跳出来，一股清凉的
气息扑面而来。

看着女孩渐走渐远的背影，我想也
许她的名字就叫莲吧，也许她喜欢莲
花，所以才会安静地为自己绣一枝莲，
绣花是需要静下来才能做好的事情，如
今很不容易了，甚至不合时宜。或许都
不是，只是单纯喜欢莲的清凉意象。夏
日炎炎，莲的盛开，是为酷热的日子送
来的缕缕凉风，可以缓解暑热的烦闷和
不安。从女孩轻盈的脚步里，我知道她
的内心应该快乐清凉的。

一个庸长闷热的下午，这个慧心巧
手的女孩子抛开外界的纷繁的热闹，坐
下来，静静地，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绣一
枝盛开的莲。她不知道，这枝给她带来
清凉的莲花，也给我这个擦肩而过的路
人带来了几分清凉。

一枝莲的清凉像一曲舒缓的音乐，
让人一下子心神安宁。脑海里映现出
一幕幕与莲有关的清凉情景，清凉的风
从记忆的河流里缓缓吹来，吹散了眼前
的闷热烦躁。

想起秦观在《纳凉》里写道，“携杖
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
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这样的纳
凉情景隔了那么深的岁月来看，依然亲
切熟悉，仿佛就在眼前。

我从前生活的乡村，有好几口池
塘，村东的那口池塘最美，每到夏季，
池塘上就被青碧的莲叶铺满了，莲叶
上又绽放着浅粉色的莲花。池塘四周
种着杨柳，只要有一点风的消息，低
垂的柳枝就会随着一阵阵的风轻柔地
起舞。

夏日里，我们都喜欢到池塘边乘
凉，很多人本来在家愁眉苦脸的，可是
只要往池塘边一坐，脸上就有了笑
容。怎么不笑呢？看看满塘的莲，真

让人打心眼里喜欢，在炎热里依旧保
持着优雅淡然的气质，亭亭净直，出淤
泥而不染。

池塘边乘凉的光阴是那么缓慢而
清适，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心
里也没有了各样的烦恼，只看着那满塘
的青碧和粉红把日子一点点变得诗意
而悠然，时光仿佛静止了一样，人生原
本这样简单知足。

然而，时光一直在马不停蹄，大踏
步向前。多年以后，村东的那口池塘已
干涸了。偶尔回去，看到那荒凉的景象
难免会感慨心酸。时光的风把曾经一
起长大的我们吹到了远离故土的海角
天涯，在他乡街市带给心底清凉宁静的
依旧是从前的莲。

有时候，很多人事都不是个人所能
左右的，四季的炎热寒凉，人生的炎热
寒凉，都是如此，唯有心似莲花开，携一
颗宁静清新的心境，无论走到哪里，都
能随遇而安，随缘自适。

□耿艳菊

风定池莲自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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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陆 游 的《戏 咏 村
居》，其中有一句：“日长
处处莺声美，岁乐家家麦
饭香。”童年吃麦饭时的
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一下
子鲜活。

老家在一个偏僻的
小山村，那儿田地少，人

均不足三分田。记忆中，粮食总不够
吃，尤其是新米上市前的春夏之交，
米缸里仅存的几升大米，总是舍不得
吃，留着招待来客。

五黄六月，地里的小麦成熟，秸
秆枯黄。拿一把镰刀割了，挑回稻床
上摊晒，用连枷挨趟拍打脱粒，再晒
干。收获的小麦可以加工成面条，
但通常只加工几斤，用于招待客人，
绝大部分磨成粉，留作自家吃小麦
糊充饥。

庄子里有个公用的石磨。下雨的
日子，父亲就推磨，母亲坐在磨盘边
往磨堂里添麦，磨出来的麦粉雪片般
流入磨凳下的篾盘里，再盛进木桶中
保存。

麦糊制作很简单。将一锅水烧
开，抓几把麦粉撒进沸水中，边撒
边用筷子迅速搅匀，使小麦粉均匀
散开，再用小火烧一会，添一勺盐
就成。

烧好的小麦糊盛在碗里，嘴对着
碗边猛吸一口，麦糊像决口的湖水，
以条纹状流进嘴里，根本用不上筷
子。这样的稀糊糊难以填饱肚子，看
似喝得肚皮鼓鼓的，过不了多久，肚
子就瘪了。

小麦粉没有过筛，里面含有粗糙
的麦麸，难以下咽。为了改善口味，
母亲便往麦糊里添加切碎的苋菜、瓠
子，就成了苋菜糊、瓠子糊。

一日三餐小麦糊，喝得我直犯胃。
有一回，母亲破天荒地舀几升小

麦，用水浸了，煮成小麦饭。揭开锅，
红褐色麦粒胀开，露出一段晶莹的浅
白，闻起来香喷喷的。我盛了一海
碗，躲到灶膛下狼吞虎咽。麦饭很劲
道，耐嚼，越嚼越香，根本不需要佐
菜，就能下咽。一碗小麦饭，吃得我
口舌生香，肚子里填充了硬通货，不
再像喝小麦糊那样，解几次小便就
饿了。

尽管可供食用的小麦不多，但母
亲见我们馋得慌，还是隔三差五地煮
一顿，让我们几个杀杀馋。

那时候，麦饭被称为救饥饭，通
常只有请人干活出苦力时才可以享
受。我们那时能够吃上麦饭，算是优
厚待遇了。麦饭难消化，不能多吃，
母亲便用麦糊糊做一盆瓠子汤，也能
解馋。后来在省城读中专，读到南宋
朱熹的《麦饭》诗：“葱汤麦饭两相宜，
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
前村还有未炊时。”知道古人也吃小
麦饭，旧时清明扫墓供献的也是麦
饭，南宋刘克庄《哭孙季蕃》中就有

“自有菊泉供祭享，不消麦饭作清明”
的诗句。这才明白，从古至今，这麦
饭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称为救饥饭，
名至实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的小麦渐渐
多起来，但我还是喜欢小麦饭。尤
其是经过石臼舂捣去掉麦麸后的小
麦，用饭甑蒸煮，或用铁锅架上笼屉
蒸煮，蒸出来的小麦饭香味四溢，口
感劲道，是充饥的好食材。

而现在，超市里有精细面粉，
有 精 制 面 条 ，有 面 食 点 心 —— 包
子、馒头、水饺等，口感丰富。而小
麦却难寻其踪，要吃一口小麦饭，
难上加难了。

□疏泽民

麦饭香

莲花是池州市牯牛降群峰之中一座含苞欲放的
山，芦田是莲花山半山腰一个自然村。

去莲花山的路很窄，大客车进不去，“芦田民
宿”主人汪寒飞带了3辆小车转接我们。山路崎岖，

“跃上葱茏四百旋”，同行者有多人呕吐了。“世之奇
伟诡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藏在“深闺”中芦田
村反倒让我多了几分期许，熟透的景点往往缺少发
现的乐趣。

下得车来，我迫不及待在村里转了起来。铺满青
苔的石径、高啄的马头墙、摇摇欲坠的干打垒“脚屋”，
它们擦亮了我的眼眸，也将脑海中“空心村”的概念给
逼了出来。好在四围大山浓得化不开的墨绿和与山
外迥异的气温，将我躁动的感官熨烫得服服帖帖。

转到村子最高的一座房子前，同行的一位文友
已和一个村民聊得正欢。村民王宗如，看起来不像
60岁的人。他很热情，刚刚接我们上山，也很健谈。
他不仅为我们描绘一幅“人在门前坐，野鸡院里跑”
的村居图，而且道出芦田村的前世今生。明末，先有
祁门人迁徙至此，见山中居然有一片芦苇田，认定是
块风水宝地，便筑室卜居。后又有跑反、躲壮丁的人
陆续来此落户，就有了芦田村。茶叶和毛竹是村里
21户人家的主要经济来源。近年，村里大凡能做活
的人都外出打工，只有汪寒飞回村创业。他说，汪寒
飞做民宿的时候，别人都不看好他。我觉得他有志

气，一直在支持他。
顺着王宗如手指的方向，芦田民宿俯视可见。精巧的拱形门，宽敞的院

落，雪白的围墙，甚至那一座假山水池，灯光映衬下宛如一首朦胧诗，暖暖的，
不可方物。丝丝缕缕的炊烟缓缓飘来，菜香味依稀可闻。我们作别王宗如，进
了民宿，菜肴已摆上了桌。

农家土菜，柴锅饭加上硒米封坛酒，合谋击败我们挑剔的味蕾，也点燃我
们的激情。这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大山中居然没有蚊子！这使得我们“度假”
般的欢愉可以优哉游哉地延续得很晚很晚……

再次走出木质房屋，晨光熹微，如少女流转的眼波，所到之处，一切都明
媚、鲜活起来。阳台上伸个懒腰，便觉得肺活量太小——富硒无价，尽管大口
呼吸好了。已经被山色霞光富硒离子喂饱了的我们，还是无法拒绝稀饭、红
薯、馒头、笨鸡蛋甚至咸菜的诱惑。一通山呼海啸，直至吃干榨尽。

饭后，我们登良禾山，漫步梯田茶园，听竹韵松涛，拜谒红军墓……在同行
人一致赞美声中，我陷入沉思。这不是我要的发现，只是新奇感，而这种感觉
每新到一地是常有的。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上山时的情景。汪寒飞一边将车子开得飞快，一边滔
滔不绝说着莲花山的景物，说着他的民宿，说着共产党的好。想到采风任务，
我决定采访汪寒飞，他是个有故事的人。

这时又有人上莲花山，汪寒飞接人去了。我的采访先从外围入手。
民居里四五个人忙着，佝偻着腰在菜园里锄地的是汪寒飞奶奶，一瘸一跛

为我们张罗的是汪寒飞的父亲，那个相貌清秀、落落大方的年轻女子应该是汪
寒飞的妹妹。进了厨房一问才知道，她是汪寒飞的妻子，姓李。自修汉语言文
学本科毕业，现在山下大演中心学校当代课老师。

为准备午餐，厨房里烟火气息浓郁。李老师围着围裙，正切着土豆。李老师
对我的采访先有些躲闪，继而大大方方地回答。我手机上便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第一次到我家，他说，这个地方给我，将来发展用得着。我觉得他不把自
己当外人。”

“他为了我们，敢想敢做，从不让我们受一点委屈。”
“之前他脾气暴躁，我就常常劝他。他说，你把我当儿子一样，天天晚上给

我上政治课。有一次，我白天讲他几句，他急了，说晚上再给我上课吧。”
“我怎么看上他的？不仅你这样问，我的闺蜜也有这样的疑问。怎么说

呢，我注重人的内在的东西。他身上有一种……希望吧。”
……
这些文字虽然只是勾勒出汪寒飞模糊的侧影，我却从李老师脸上漾着的

笑意和言语间流露的爱意，真切体会出“幸福”的含义。
李老师端起土豆片，转身上了锅台。我不便再去打扰她，这时汪寒飞进了

院子。我叫住他，说了我的意思。他一边不停地接着电话，一边回答我的提
问。我费了很大劲才完成他的简历拼图。

汪寒飞，1992年出生，1999年在芦田上小学生一年，二年级在二公里外
的长岭小学上的，三年级到20公里以外的占大镇。2009年，母亲去世，小汪
辍学外出打工，这一年他17岁。他先后辗转于江苏丹阳、池州石台、上海松江
区、浙江绍兴、浙江台州等地，做过车工、学过厨师，也刷过盘子洗过碗。2015
年，父亲偏瘫，爷爷住院，23岁的小汪只好回乡照顾老人……

六年漂泊，汪寒飞说得云淡风轻，无悲无喜，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情。我
不禁对这个九零后的小伙子侧目而视：一个将经历的苦难酿成封坛酒的人，有
着怎样的定力与意志啊。

我所关注他的回乡创业，汪寒飞同样是高度概括：2016年，在后山办养鸡
厂；2017年爷爷走了，在占大镇开土特产店；2018年成立绿涧度假有限公司，10
月5日“芦田民俗”开业。做民宿的诱因是一次去浙江台州，发现那里没山，人家
却“造山”做民宿。这让他如梦方醒，之前自己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啊！汪寒飞言
语苟简，内心是一汪深潭。不过，我还是于这宁静的潭面捕捉到一丝涟漪。

他说，之前一个人在外奔波，尽管有朋友，可没有家的感觉。回村的头几
年，自己再累，回到家冷锅冷灶的。现在成了家，有了孩子，觉得特别温馨。

我不满足这细微的发现，盯着他的眼睛发问：“你说共产党好，何以见得？”
汪寒飞沉吟了一会，说道，2019年，当地政府见我这个贫困户开民宿，花

二十多万在良禾山上修了一条石板路，方便客人观光。2020年，民宿规模扩
大，一开空调就跳闸。供电局为我架了一条专线。他还说了当地村民视为命
根子的茶园，由于有了国家农业开发项目，被天方茶叶公司租赁，村民收入大
幅度提高；现在家里老人看病，花一百块钱能报销七八十……

或许是这一话题的激发，汪寒飞话兴正浓。与我同行的文友问他今后的
打算，他不假思索地答道：首先要搞好村容村貌。我对外宣传的很少，村子这
个样子，客人来了，我们脸上无光。这里的红色旅游资源丰富，需要系统开
发。还有上山的道路，大客车都开不上来。今天我录了像，准备去镇里反映一
下。我是村里致富带头人，不能眼睁睁看着村子废了呀。村子搞不好，外出打
工的人就不会回家，祭祖也不回来。更不用说吸引外面的人了。

“那你的民宿呢？”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
汪寒飞嘿嘿一笑，说，继续做啊。不过没想着赚多少钱。一味地追钱，是

追不到的，只有让钱追你。我想，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赚钱的……
芦田虽好，但终要离别。山外又来了新的客人，而我们又继续下一段行程。
午餐后，汪寒飞送我们下山。一路上，芦田见闻如蒙太奇画面一帧帧在眼

前叠现：“凭一朵莲花，走十里徽道，看百条瀑布，游千亩茶园，逛万顷竹海。观
高山云海，享农耕生态。”开车的汪寒飞充满信心地说：“我相信只要坚持，不管
做什么都会成功的。”我咀嚼出其中的味道，这是与莲花山的风景、美食、热情
共生共融的一份情怀！是责任，是爱恋，更是感恩。作为过客，我们常常满足

于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的直观体验，耽于美景而忽略了景
中之人。而那些扎根家乡、爱家、护家并为之不懈努力
的人，才是最美的风景。同行的文友也有这种感触，他
对我说，你可以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90后大山之
子的梦想》。

到了山脚下，我们上了大客车。车子开出很远，汪
寒飞王宗如他们还站在路边。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在
大山的背景下，如一粒芥子。在我心中，他们的形象却
越发地清晰、高大起来……

□
沈
成
武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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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号称
“江南十二家”
之 一 的 李 宗
煝，曾是和悦
洲上的风云人
物，他发迹于
铜陵大通，是

大通商界声名赫赫的“金融巨子”。
李宗煝，一作宗媚，字爰得，号辉

庭，徽州黟县人，时人尊称“李辉
老”。《安徽通志稿·皖志列传稿》称其
为“大通李氏”。李宗煝自幼外出经
商，是第一批来大通经商的徽州商
人。初来时，他并没带多少资本，只
是在和悦头道大街摆了个“钱摊”，靠
给本地商铺与外来商人兑换铜钞银
两赚点“水钱”（大通俗语：即差价和
手续费）度日。

清咸丰年间，担任两江总督的湘
军首领曾国藩看中和悦洲，建议朝廷
在这里设立盐务监管机构，统管皖赣
鄂湘四省盐业购销，以方便湘军筹措
军费，配合朝廷镇压太平军。其建议
获得朝廷批准后，曾国藩便差人到和
悦洲筹建“盐务招商局”，可国库空虚
清廷拨款有限，只得靠兜售盐票（即

“购销盐许可证”）让大通商人赞
助。谁买盐票，谁就有权购销食
盐。当时招商局明确规定所售盐票
明码标价，每购一张盐票须同时交
纳“报效军需银”三百两，资助招商
局作开办费用。可大通人对太平军
当初进驻大通秋毫无犯很赞赏，憎
恨清廷腐败无能、税负繁苛，因此一
开始都不肯买盐票，弄得官差在和
悦洲上急得团团转。

面对此景，凭徽商经营传统与信
息判断，李宗煝察觉到盐务将要在大
通兴起，其中应有商机，他于是乘机
笼络官差，说“你们别犯愁，困难只是
暂时，缺少生活费和开办费，我李某
负责张罗垫借，等局子建成就好办
了。”说罢便带头购买盐票。见李宗
煝开了头，其他商人也陆续跟进，盐

务招商局的建设资金便很快筹足。
官差见李宗煝率先帮他们，便扶持他
购运食盐，他因此大发其财，挤进大
通富商行列。李宗煝由街头小摊贩
一跃发展成为和悦洲“利和钱庄”大
老板。利和钱庄业务因受招商局照
顾，凡交“盐课”税款，招商局要求须
先交利和钱庄，由钱庄出具收款庄
票，再由纳税人送到局里调运食盐，
仅此项业务就让钱庄大捞油水。和
悦洲因盐业“带来百业兴”，成为繁华

“小上海”。过后李宗煝又在改招商
局为督销局的李鸿章支持下，业务越
做越大，除在大通再开“和济当铺”
外，还将钱庄业务拓展到扬州四岸
(湘、鄂、赣、皖)，成为当时皖岸600张
盐票中独拥17张的大商人，生意做得
如日中天，财源广进。

李宗煝身材不高，在大通率先成
立“新安公会”，成为大通徽州同乡会
会长，为同乡们攒积累，谋福利。随
着“新安帮”地位日益突显，李宗煝
随后又相继成为钱业、盐业、同业三
大公会会长，位列大通“八大商帮”之
首，无论官商士民都不再直呼其名，
尊称他“李老辉”。

为抗衡洋人抢占长江航运，李鸿
章在上海组建“轮船招商局”，运营长
江航线在和悦洲北岸开设大通站。
因码头没趸船，又没大马路通外江
边，因此大轮到大通只能停泊江中江
面上，靠小木船摆渡接送客货，既不
安全也不方便，极大影响大通的吞吐
量。李宗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
一天,安徽省巡抚和巡警道从安庆乘
大轮到大通，李宗煝到码头去迎接，
因这天江上有七八级风浪，摆渡小木
船受风浪颠簸直打转，把下船和接船
的人都吓出了一身汗。巡警道登岸
后，便拍他肩头说：“大通码头太不安
全！老辉你牵个头，为这码头买条趸
船吧?象芜湖安庆那样既便利又安
全，多好！”李老辉一听忙不迭应允：

“在下早有此意，只深感力不从心。

既然抚台和巡警大人如此关怀大通
商民，这么信任李某，那我就遵命联
络大家把这事办好。”

省府大员走后，李宗煝便找盐务
督销局总办徐庚陛商量，求其赞助。
正好徐总办购买赈灾彩票刚获一万
龙洋头奖，便答应将奖金捐出扩建大
轮码头,并许诺与他一起向商界倡议
集资。在大通两位巨头出面倡议下，
大家积极响应，这笔巨款很快筹措到
位。李宗煝风尘仆仆去上海江南造
船厂，订制运回一艘长91.4米、宽16
米的巨型趸船。等趸船泊上大通港
后，他又用徐总办捐助的一万龙洋修
筑从督销局门前直通大轮码头的大
马路（即今中山路）。等大通大轮码
头工程改造完毕，李宗煝多年心愿终
于实现，大通过往商旅上下大轮再也
不用担惊受怕小木船摆渡了，客货运
量随之直线上升，稳居轮船招商局长
江航线之首。

宣统元年(1909年)，铜陵境内因
连降暴雨洪水泛滥，导致许多圩口溃
破。尤其铜、繁边境仁丰圩，更是圩
破屋漂、饿殍遍野。大通其时为铜陵
首镇，加上李宗煝乐善好施远近皆
知。到第二年春上，仁丰圩灾民便派
人到和悦洲向利和钱庄李宗煝求援，
希望他出面帮灾民度过春荒。他当
即慷慨解囊捐出巨款采购大米，并派
人运送仁丰圩赈济灾民。在他引领
下，大通各业商会及时捐款捐物，让
仁丰圩等地灾情得到有效缓解，让许
多灾民得到解救，农业生产得到较好
恢复。这事在仁丰圩及铜陵反响很
大，以致多年后仁丰圩众多农家还供
着李宗煝的“长生”牌，以表对其缅怀
与感激。

岁月荏苒，曾风光无限的李宗煝
早已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他当年
领头集资购买趸船、修建大轮码头与
大马路、牵头赈济仁丰圩灾民，勇于
为百姓做好事的壮举，仍时常让大通
人赞颂不已……

□吴 华

历史名人在大通：李宗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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